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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數近季流行的眼鏡款式，非粗身鏡架莫屬。在一眾設計師的鬼斧神工之
下，將平淡乏味的粗框，變為色彩繽紛的潮流配飾，其中以歐洲的款式，

最令人刮目相看，好像剛登陸香港的Cutler and Gross，以及在眼鏡界有鬼才之稱
的Alain Mikli，當然不少得各名牌推出的光學眼鏡。

雖說粗身膠框成為現時的潮人指標，但若然沒有新的點子，潮流也只可能是曇
花一現。設計師與潮流的關係密不可分，以時裝界為例，設計師往往就是品牌的
最佳代言人，這情況也蔓延至眼鏡品牌。來自倫敦的Cutler and Gross，由兩位極
具個人風格的視光師Graham
Cutler and Tony Gross所建立。在
1 9 7 1 年 ， 他 們 就 在 倫 敦
Knightsbridge開設首間小店，專
門售賣自家的設計，憑㠥大膽誇
張的設計而成名。他們深愛懷
舊，更認為最長青的潮流，就是

「懷舊」，所以開設了古董眼鏡專
門店，專門搜尋各地的古董眼
鏡。

最近，Cutler and Gross在香港
圓方商場登陸，除了帶來以著名
電影《畢業生》為靈感的08春夏
系列外，還有少量的古董眼鏡，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一副50年代
製造的光學眼鏡，當年美國肯尼
迪總統也有一款，相當有收藏價值。

眼鏡再不平淡，而是充滿色彩，甚至乎是以「撞色」來悅目，令人眼前一亮。
這也拜Alain Mikli所賜，若然大家在港逛街時有留神，門前的裝潢充滿各式各樣
的面譜，就是Alain Mikli的專門店。

品牌的設計，沒大大隻的logo飾在鏡臂上，取而代之以大膽的「姿色」取勝，
讓人一看便認出屬Mikli之作，過往就推出過
熒光色、芥末黃或雲石紋的鏡架，甚至乎以
魚類、動物等大自然的元素作為鏡框圖案。
在今年9月份更曾與本地年輕人品牌5cm合作
推出一系列以黑色為主的鏡架。

由於Alain Mikli的鏡架多由人手製造，所以
價值不菲，對於年輕人可能負擔太重，因此
推出了副線m/m，同樣以大膽為前提，專攻
年輕人市場。

從前，「四眼一族」簡直是時

尚的絕緣體，但如果真的愛美，

就會選擇佩戴隱形眼鏡，抑或接

受激光矯視手術。但時移世易，

久而不衰的復古風，注定眼鏡可

起死回生，一登流行的時尚配飾

的大舞台。 文：鄭雯欣

攝：梁祖彝、李志樑

▲08春夏女裝款式，參考電影《畢業生》內
Mrs. Robinson優雅的角色。(a)
圖上：透 明 的 質 感 ， 內 藏 淡 淡 的 粉 紅 色 。

$2,880
圖下：以珍珠母建構成獨特的紋理。$2,880

▲圖左：淺藍、熒光藍見得多，這款Bluebell
Blue是市面上少有的顏色。$2,880
圖右：透明色內藏碎花，是仿照一種植物而
製。$2,880(a)

■鏡框運用簡約設計，鏡臂則色彩鮮艷，對比強烈的顏
色，令眼鏡更時尚。(b) 售價：$4,410

■韓國紅星鄭俊浩提㠥
即將推出的Black Label
Couture系列

■外形甚具睇頭的紫色系列，部分鏡片與鏡
框分開，別樹一格，再用上Alain Mikli最喜愛
的板材膠料，單買設計已值回票價。（b）

售價：$6,630

a) Cutler and Gross 電話：2730 3300
b) Alain Mikli中環店 電話：2523 0103
c) Marchon eyewear 電話：2814 6699

不少男士都會塗香水，以增添自己的魅力。
Prada最新推出的Vaporisateur de Voyage，延續
Prada Man的香氣，細小的體積，方便攜帶，
簡潔硬朗的不㢛鋼鑄造型，更可作為飾物。套
裝內有一支金屬噴霧器及3瓶10ml的補充裝香
水。 售價：$440

崇光百貨電話： 28343983

經商的人士，經常穿梭世界各地，要表達其身份地位，一
個得體的旅行袋少不得。Samsonite早年推出Black Label系
列，專攻對旅程有要求的人士，08年再接再厲，推出Black
Label Weekend，軟面的旅行袋設計，帶來悠閒奢華的新感
覺。

推出時間：08年春季

飾物香水 隨身攜帶優惠價任做肌膚護理 Chanel Mobile Art展覽
「遊蕩」至港

Couture旅行袋 奢華外遊

■Prada全新輕便香水

菱格紋手袋一直
是Chanel的經典創
作，最近Chanel將
它 「 提 升 」 為
Mobile Art國際藝術
展覽的主角，由約
20位來自世界各地
的知名藝術家發揮
創意，以不同形式
賦予手袋新的生命
力。展覽將設立流

動館於各地巡遊展示，並由著名建築師Zaha Hadid所設
計，以白色、充滿弧形和流線形美感，展示遊牧的風格。
香港更成為首站，預計選址在舊天星碼頭，展覽由2月尾
開始至4月，一連5個星期，免費給大眾參觀。

聖誕過後，大家可能玩到疲累，很多人都會到美容
院做面部的肌膚護理，但收費不菲，而AsterSpring

Origin of Beauty特別在1月推出為期1個月的「任做」優惠，讓你的肌膚得到細
心呵護。

計劃１：
優惠價$1,200 
時段：非繁忙時間（星期一至
星期五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組合：一月份內可任做$790-
$1,080面部護理及$350-$490眼
部護理

計劃２：
優惠價$2,400
時段：任何時段
組合：一月份內任做$790-$1,080面部護理及$350-$490眼部護理

查詢及預約：6655 8181

■俄羅斯設計師Blue Noses的作品

■AsterSpring一月份推出優惠肌膚護理

■Cutler and Gross店內三款珍貴的古董銀鏡(a)
圖上：Cutler and Gross70年代的產品，猶如木紋的膠架銀鏡。$4,490
圖左：50年代款式，當年美國肯尼迪總統也有一款。$4,020
圖右：純黑色的膠框，是40年代的產品。$4,020

部分人可能對設計師的品牌不感興趣，但相信以
Fendi、Dior等著名時裝品牌為噱頭的眼鏡，一定吸引
不少「粉絲」。要買名牌的衣裳或手袋，動輒過萬，相
反名品牌的眼鏡較為經濟實惠，尤其近年流行在鏡臂
上大玩設計，如以品牌的標誌，又或綴以水晶，滿足
擁有名牌的慾望。

■以電影《畢
業生》為設計靈
感，男生散發淡

淡書卷氣。

▲「F」字已成為Fendi不可缺少的標記。（c）$1436

▲純黑色的鏡架，貫徹CK簡約、酷的風格。(c)$1060 

▲大大個鏡框，重回60、70年代。
■兩款懷舊的大框款式。(a)
圖上：六角形的款式。$2880
圖下：粗身的鏡架上帶有幼細條紋。$2880

■Alain Mikli的 IDYL系列，是一次彩色及黑色水晶的真
實聯盟，條子紋的紅色與黑色融和，帶出不一樣的色
彩。(b) 售價：$3,940

那時過節往往是大年三十晚
上做一桌子菜，剩了下頓

熱了再吃。過節去誰家串門，都
會聞見充斥屋子各個角落的飯菜
味道，看到飯桌上七大八小裝㠥
菜餚的盤子，有剩菜象徵㠥富
足。年夜飯把什麼都吃得精光是

老人最忌諱的；他們窮怕了，不讓菜盤冒㠥尖上桌
兒便不踏實。我家年夜飯後務必要剩下的是紅燒
魚，有時燒了不吃擺㠥，魚頭向㠥家裡最有威望的
老人，那叫「年年有餘」。插隊時回家過年，最美好
的記憶就是能天天吃魚吃肉，那是在農村吃一年玉
米餅加大㡡的補償。

吃氣氛 吃排場
如今多數北京人家平常日子飯桌上都不缺葷腥，

即使物價上漲也遠不到吃不起葷的份上。雖然目前
肉價波動較大，但魚、雞、蛋等的價格依然相當平
穩。農貿市場的商品依然極大豐富、物美價廉。所
以誰家也沒必要過年隆重地吃肉，以什麼形式吃年
飯，才是衡量生活水平的標誌。出門吃年夜飯，近
年成為許多北京人闔家團聚的重要方式。

不少小康水平以上的人家早就訂好了千元一桌甚
至更貴的年夜飯，離過年還有近兩個月，年夜飯廣
告就開始鋪天蓋地了。不少年輕人早把年節時混跡
於油鹽醬醋間視為浪費生命，往往一個電話就把年
夜飯搞定了。大年三十北京各大知名飯店燈火輝煌
的餐廳裡，坐㠥一家家喜氣洋洋的男女老少。舒
適、體面、方便，是出門吃年夜飯最重要的理由。
即使不十分富足的北京人家，也正在接受出門吃年
夜飯的新風尚。當然，在什麼地方訂餐學問很大：
五星級飯店包間裡一桌5000元人民幣上下的飯菜，
不見得比胡同裡溫馨小館那300元人民幣一桌的味道
更好。要排場還是要實惠？不同人家有不同選擇。
對許多長年蝸居於家的老人來說，出門吃飯是一種
新鮮和榮耀，層出不窮的菜餚新品，能給老人、孩
子的味覺和視覺都帶來歡娛。吃氣氛，吃排場，是
飯店年夜飯的最大賣點。

錢包鼓了的北京人，吃文化上開始形式重於內
容。如今極少人家還需要半扇排骨、一個豬頭那樣
地買年貨。

「三高」群回歸簡單
隨㠥「三高」群體的迅速壯大（高血糖、高血

壓、高血脂），北京許多人家的年飯開始走出油膩和
厚味；紅燒肉、燉肘子等傳統大菜甚至已被刪除於
年飯菜譜，取而代之的是各式青菜和豆製品。春節
前夕，北京不少機關單位給員工發有機蔬菜禮箱已
成為慣例。那五顏六色一箱什錦蔬菜的價格，並不
比魚和肉便宜。

如今年節時大碗吃肉大口喝酒被視為作踐自己，
能登大雅之堂的素菜越來越多，不少家庭也都有拿
手的爽口素菜。北京冬天的傳統素菜芥末墩兒、醋
溜土豆絲等甚至成為不少市民的最愛，比廚藝，看
炒土豆絲的水平便知。集多元文化於一城的北京，
其素菜品種也是南北皆宜。我的公婆每年春節都要
做上一大盆安徽老家傳統的素炒胡蘿蔔絲。以鮮嫩
胡蘿蔔切細絲佐以黃花、木耳、豆乾上鍋爆炒，隨
後加上青蒜、香油、鹽及糖醋一拌，便成為色香味
俱全的涼菜。由於喜歡吃素的人多了，現在我家胡
蘿蔔絲已由配菜升格為主菜。

集中吃葷的強大習俗，依然會讓不少北京人困擾
於「年飽」。有些專為排場的年節飯局上，洋白菜拌
粉絲等素菜被一搶而空，燒肘子倒會剩下。公款吃
喝沒人心痛，吃自己的就得精心斟酌。有的家庭年
飯餐桌上索性不上大肉系列，只以魚、蝦點綴於精
巧的素菜之間，缺了豬肉的酒席照樣熱鬧，還減少
了脂肪攝入。

以昂貴大餐為形式的朋友同學聚會，已受到不少
明智人士的質疑。滿足於「聚」的目的，簡單的茶
話會更加輕鬆、節約和有益於健康。不少朋友
只在春節才有工夫見上一面，圍㠥圓桌忙㠥吃
喝反倒最不利於交流。一杯清茶、幾盤水果、
一些簡單的茶點，就能完全滿足聚會的需求。

平凡又神聖的餃子
北京年夜飯再花樣翻新，傳統的餃子卻永遠

牢牢佔據主流位置。吃遍北京餐館的美食者，
也許最鍾情的還是除夕之夜自家包的餃子。在
北京成家立業五年以上的外地人，大都學會了
包餃子；在北京呆了幾十年的南方人，許多也
早以餃子取代了餛飩與湯圓。雖然北京飯店的
餃子價格不菲，但平常人家自製的餃子依然是

最便宜、實惠的年飯。
只要用心過年，北京最窮和最富的人家往往都會

在年三十晚上包餃子。家庭主婦負責剁餡、和
麵、 皮，然後喊來全家齊上陣。「白菜當家」對
許多北京人家來說已成陳年往事，現在北京冬天細
菜品種應有盡有，餃子餡就已從大白菜、豬肉的

「黃金搭配」擴展到無限廣闊：幾乎所有的乾鮮蔬菜
及魚肉海鮮等都能以變化多端的組合進入餃子皮
內，比如甜玉米豆加肉餡的餃子就很時興了一陣。
製作餃子的過程也是家庭團圓的過程，邊聊家常邊
包餃子，親情傳達也就在其中了。把碧綠的臘八蒜
泡在金黃透亮的香醋裡，看㠥白白胖胖的餃子在沸
水中飄浮翻滾，在迷濛的熱氣中把餃子出鍋，就像
履行一個亙古長青的年節儀式。

那些沒錢或沒空回家過年的「北漂」們，也一定
得在春節吃上一頓餃子；吃了餃子，就算是過年
了。由勤儉而保持的健康胃口，讓餃子帶給平民的
歡愉遠遠超過富人。一位獨自在京打拚的朋友說，
他春節最大的享受就是聽㠥鞭炮吃自己包的餃子。
最傳統的往往最現代，最平凡的往往最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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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物
，
以
減
少

後
症
的
產
生
。

抑
鬱
症
病
徵
包
括
維
持
最
少
兩
個
星
期
的
抑

鬱
情
緒
、
悲
觀
、
絕
望
、
無
助
、
失
去
自
信

心
、
自
殺
念
頭
、
茶
飯
不
思
、
日
漸
消
瘦
、
失

眠
、
經
期
失
調
、
性
慾
下
降
、
暴
跳
如
雷
、
反

應
遲
緩
等
等

抗
抑
鬱
藥
可
控
制
病
徵
；
心
靈
慰
藉
及
增
加

正
面
思
想
，
再
輔
以
減
少
負
面
思
想
，
可
以
幫

助
宣
洩
情
緒
。
家
人
支

持
和
一
些
減
壓
活
動
，

例
如
：
聽
輕
音
樂
、
鬆

弛
運
動
、
與
人
傾
訴
等

等
，
可
以
有
助
保
持
精

神
健
康
，
預
防
抑
鬱
症

的
發
生
。

一
九
九
七
年
一
月
，
香
港

舉
辦
了
第
一
屆
香
港
文
學

節
，
我
寫
了
一
篇
講
稿
：

︽
豬
八
戒
下
凡
記—

—

高
雄
的

借
仙
諷
今
小
說
︾，
其
後
輯
在

︽
香
港
文
學
節
研
討
會
講
稿
匯

編
︾
內
。
文
章
中
有
說
：

﹁
從
一
九
五
一
年
開
始
，
高
雄
即
在
︽
成
報
︾
副
刊
撰

﹃
借
仙
諷
今
﹄
小
說
，
直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
被
他
借
用
的

仙
人
和
發
表
日
期
如
下
：

﹁︵
一
︶︽
濟
公
新
傳
︾，
由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起
連
載
至
一
九
五
八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
先
署
名
夏
伯
，
至

一
九
五
六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隨
缺
名
至
一
九
五
七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才
署
上
小
生
姓
高
至
刊
完
。⋯

⋯

﹂

這
段
話
，
我
在
寫
的
時
候
已
經
有
疑
問
，
為
甚
麼
要
先

署
名
﹁
夏
伯
﹂，
後
來
又
署
上
﹁
小
生
姓
高
﹂
呢
？
但
因

為
交
稿
時
間
太
急
，
惟
有
將
報
上
所
見
寫
出
，
先
行
交

稿
。
孰
料
有
位
外
國
研
究
者
韓
倚
松
︵John

C
hristopher

H
am

m

︶
竟
據
此
而
寫
了
篇
︽
金
庸
早
期
小
說
及
五
十
年

代
香
港
︾，
將
﹁
夏
伯
﹂
當
是
高
雄
，
並
將
夏
伯
在
︽
香

港
商
報
︾
所
寫
的
︽
海
角
梁
山
泊
︾
，
全
入
了
高
雄
的

帳
。
他
在
二
○
○
五
年
出
版
的
︽Paper

Sw
ordsm

en
:
Jin

Y
ong

and
the

M
odern

C
hinese

M
artial

A
rts

N
ovel

︾

中
，
仍
沒
將
此
錯
改
正
過
來
。

這
是
個
謬
誤
。
﹁
夏
伯
﹂
不
是
高
雄
的
筆
名
，
是
陳
霞

子
的
筆
名
。
這
是
我
看
了
慕
容
羽
軍
的
︽
少
產
作
家
和
多

產
文
人
︾
後
才
知
道
的
。
他
說
：

﹁
直
到
五
十
年
代
後
期
，
為
︽
成
報
︾
寫
︽
濟
公
新
傳
︾

的
陳
霞
子
，
半
途
擲
筆
，
由
於
那
篇
每
天
長
達
三
千
字
的

小
說
肩
負
重
要
的
賣
座
力
，
主
事
人
便
找
高
雄
接
手
續

寫
。
陳
霞
子
用
的
筆
名
為
夏
伯
，
他
續
寫
時
，
筆
名
用
禹

伯
，
而
且
用
篆
書
書
寫
，
目
的
不
讓
讀
者
察
覺
作
者
已
換

了
人
。
﹂

陳
霞
子
﹁
半
途
擲
筆
﹂，
當
是
轉
往
籌
辦
︽
晶
報
︾。
前

年
，
得
晤
與
陳
霞
子
來
往
甚
密
的
插
圖
家
占
秋
風
，
才
進

一
步
證
實
夏
伯
確
是
陳
霞
子
。
至
於
署
名
﹁
禹
伯
﹂，
我

也
走
眼
了
。

占
秋
風
還
告
知
，
早
期
的
﹁
筆
聊
生
﹂
亦
先
是
陳
霞

子
，
後
來
才
轉
讓
給
林
壽
齡
。
林
壽
齡
老
實
不
客
氣
，
還

用
這
筆
名
在
︽
晶
報
︾
寫
︽
西
遊
回
憶
錄
︾。
至
於
夢
中

人
的
︽
懵
人
日
記
︾，
哪
些
是
陳
霞
子
手
筆
，
哪
些
是
林

壽
齡
手
筆
，
占
秋
風
說
，
當
以
一
九
五
六
年
陳
霞
子
搞

︽
晶
報
︾
時
作
為
分
水
嶺
；
真
正
的
日
期
已
無
法
可
考
。

假
如
我
們
不
知
一
九
五
六
年
前
的
夢
中
人
、
筆
聊
生
是
陳

霞
子
，
全
歸
林
壽
齡
，
那
就
鬧
笑
話
了
。

另
如
﹁
忠
義
鄉
人
﹂
這
筆
名
，
葉
洪
生
指
是
鄧
羽
公
的

筆
名
，
於
一
九
三
八
年
在
︽
成
報
︾
寫
︽
黃
飛
鴻
正

傳
︾
，
後
來
為
戴
昭
宇
所
襲
用
。
然
據
鄭
心
墀
告
訴
筆

者
，
︽
黃
飛
鴻
正
傳
︾
為
戴
昭
宇
所
寫
，
而
戴
已
死
於
日

治
時
期
。
︽
黃
飛
鴻
正
傳
︾
真
正
的
作
者
是
誰
，
待
考
。

而
戴
既
死
於
戰
時
，
鄧
羽
公
死
於
戰
後
，
而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末
至
一
九
五
○
年
代
初
，
在
︽
成
報
︾
撰
︽
黃
飛
鴻
再

傳
︾
的
又
是
誰
？
這
個
疑
案
，
迄
未
偵
破
。

另
如
於
一
九
六
○
年
二
月
在
︽
明
報
︾
寫
︽
紅
花
會
群

雄
鬧
香
江
︾
的
麥
旋
，
究
是
誰
人
？
我
曾
詢
問
當
年
的
總

編
輯
潘
粵
生
，
因
年
深
日
久
，
他
也
記
不
起
了
。
這
還
要

進
一
步
查
究
。
由
這
些
例
子
可
看
出
，
考
證
當
年
這
班
通

俗
作
家
和
作
品
，
是
如
何
的
困
難
。

﹁
河
南
南
召
縣
一
名
月
薪
只
有
六
元
五
角
人
民
幣
的
山
村

老
師
，
十
七
年
前
為
修
理
校
舍
，
導
致
半
身
不
遂
。
其
妻
為

延
續
他
的
教
育
夢
，
毅
然
揹
起
他
，
十
七
年
來
日
復
一
日
走

過
六
公
里
的
山
路
，
從
家
中
把
他
揹
到
學
校
，
為
的
只
是
山

區
孩
子
們
的
讀
書
夢
。
﹂

我
的
學
生
美
美
在
她
的
博
客
抒
寫
讀
後
感
，
感
性
卻
有
見

地
：
每
個
人
都
有
一
段
屬
於
自
己
的
故
事
，
不
管
多
平
淡
平

凡
，
惟
有
在
說
給
所
愛
的
人
聽
，
平
淡
才
會
變
得
精
彩
。
總

有
一
個
人
，
你
會
願
意
給
他
／
她
說
上
千
遍
萬
遍
；
我
們
都

需
要
一
位
癡
心
的
聽
眾
，
來
為
這
渺
小
的
人
生
喝
彩
。
從
不

敢
想
像
世
界
的
某
一
角
落
，
會
有
這
樣
一
段
吊
詭
的
傳
奇
，

一
對
感
人
的
伴
侶
。
曾
作
忠
心
的
聆
聽
者
，
亦
做
過
說
故
事

的
人
；
然
而
，
時
間
流
轉
，
嗒
然
若
失
。

我
近
讀
李
奧
納
多
．
帕
杜
拉
的
︽
再
見
，
海
明
威
︾，
作
者

分
析
生
命
最
後
時
期
的
海
明
威
，
有
這
樣
引
人
深
省
的
幾

句
：
﹁
如
果
他
已
經
不
能
再
愛
，
不
能
狩
獵
，
不
能
喝
酒
，

不
能
打
架
，
還
幾
乎
不
能
寫
作
，
那
活
㠥
還
有
什
麼
意
思
？
﹂

是
的
，
如
果
我
們
沒
有
一
段
屬
於
自
己
的
故
事
，
來
為
這

渺
小
的
人
生
喝
彩
，
活
㠥
還
有
什
麼
意
思
？

活
了
六
十
二
歲
的
海
明
威
，
倒
在
古
巴
駐
足
了
二
十
載
。

古
巴
的
海
、
音
樂
、
雪
茄
、
蘭
姆
酒
、
美
女
、
鬥
雞
等
都
給

予
海
明
威
無
窮
的
靈
感
。
帕
杜
拉
這
本
小
說
好
看
，
誠
如
陳
小
雀
所
說
：

我
的
思
緒
穿
梭
在
哈
瓦
那
街
衢
，
比
對
小
說
中
的
人
文
地
圖
。
緩
步
而

行
，
頹
圮
廢
墟
忽
然
映
入
眼
簾
，
還
來
不
及
從
蒼
涼
氛
圍
中
抽
離
，
巴
洛

克
華
麗
丰
采
突
然
出
現
在
眼
前
。
衰
頹
與
華
麗
，
蟄
伏
與
悸
動
，
生
命
二

重
奏
勾
起
無
限
情
緒
。
時
而
前
進
，
時
而
倒
退
，
時
而
滯
停
，
時
間
巨
輪

彷
彿
亂
了
序
，
恣
意
跳
躍
，
與
其
說
哈
瓦
那
是
一
個
空
間
，
不
如
稱
之
為

時
間
，
她
儼
然
時
間
的
主
人
，
以
自
己
的
節
奏
譜
出
迷
人
的
歷
史
，
述
說

死
亡
與
新
生
交
織
的
人
生
必
然
美
學
。

哈
瓦
那
有
一
種
不
可
名
狀
的
氣
味
，
整

座
城
宛
如
實
驗
室
。
海
明
威
在
這
裡
譜
出

豐
盛
的
一
生
。
他
活
得
不
耐
煩
，
以
獵
槍

結
束
自
己
的
生
命
。
我
看
，
他
是
嫌
生
命

已
太
豐
盛
，
精
彩
的
故
事
，
悲
壯
的
結
局

而
已
！

一
個
人
無
緣
無
故
﹁
失
㢁
﹂
人
間
蒸
發
，

可
以
釀
成
一
宗
轟
天
大
事
，
故
事
起
於
六
十

年
代
中
筆
者
航
海
船
泊
美
國
佛
羅
里
達
州
所

遇
，
也
算
是
﹁
奇
遇
﹂。

當
年
船
走
日
美
線
常
泊
碇
佛
州
小
鎮
聖
約

翰
城
，
因
有
一
傢
俬
廠
常
往
日
本
運
木
材

︵
原
木
多
來
自
婆
羅
洲
︶
去
加
工
，
同
鎮
有

一
罐
頭
廠
專
出
火
腿
午
餐
肉
、
免
治
豬
碎
肉

等
罐
頭
，
鎮
上
超
市
賣
此
廠
出
之
罐
頭
特
便

宜
，
吾
等
水
手
閑
逛
時
常
見
到
一
輛
輛
大
卡

車
運
到
的
肥
豬
群
入
廠
，
據
說
其
電
動
屠
房

有
鐵
板
地
頗
先
進
，
肥
白
豬
隻
卅
隻
一
批
入

電
房
後
，
一
通
電
發
出
﹁
哇
﹂
一
聲
，
群
豬

嚎
叫
即
豬
命
歸
西
，
然
後
去
毛
剝
皮
去
骨
沖

洗
分
肉
，
全
部
自
動
流
程
，
到
工
廠
另
一
端

出
來
的
已
是
一
紙
箱
一
紙
箱
的
各
類
有
包
裝

的
罐
頭
，
分
別
上
車
上
船
運
去
各
方
。

有
一
天
突
然
來
了
幾
個
政
府
制
服
人
員
帶

了
翻
譯
，
上
船
詳
問
管
事
及
廚
師
，
近
日
有

無
在
附
近
超
市
買
過
豬
肉
罐
頭
，
有
的
話
加

價
收
回
。
問
原
因
是
前
天
發
現
一
個
卡
車
的

趕
豬
工
人
失
㢁
了
，
遍
尋
不
獲
，
最
大
可
能

是
此
人
兼
工
過
倦
，
趕
豬
入
電
屠
房
時
打
了

瞌
睡
不
及
退
出
，
電
房
通
高
壓
電
把
他
和
肥

豬
一
起
擊
斃
了
，
上
了
自
動
架
流
水
作
業
也

被
製
成
了
罐
頭
流
了
出
廠
。
當
天
連
番
急
電

各
車
船
追
回
那
批
罐
頭
貨
，
否
則
不
知
何
方

百
姓
平
民
，
有
可
能
會
誤
吃
人
肉
製
品
。

消
息
一
傳
，
我
們
當
時
泊
岸
的
幾
艘
船
的

船
員
均
言
，
那
段
日
子
買
的
什
麼
罐
頭
東
西

都
不
敢
吃
，
此
事
電
視
報
章
新
聞
都
未
載
，

卻
在
我
們
之
間
成
了
﹁
恐
怖
傳
聞
﹂
一
宗
，

後
來
船
長
託
友
打
探
事
件
，
才
說
那
人
其
實

是
有
家
庭
煩
惱
又
欠
債
，
跟
了
貨
車
流
浪
到

另
一
州
自
動
失
蹤
﹁
人
間
蒸
發
﹂
去
了
，
幾

個
月
後
在
北
方
某

州
被
人
尋
㠥
，
佛

州
小
城
聖
約
翰
市

罐
頭
廠
的
﹁
人
肉

恐
荒
﹂
才
叫
解

除
。

周
刊
刊
登
了

林
黛
生
前
的
家

居
照
，
這
才
知

道
她
的
房
子
和

佈
置
，
原
來
自

她

離

世

那

天

起
，
被
保
持
了

四
十
三
年
。

這
些
圖
片
說
明
了
許
多
，
包
括
關

於
一
個
人
的
心
事
，
一
個
晚
上
一
個

悲
劇
的
發
生
，
一
個
年
代
的
精
華
，

以
及
許
多
人
的
懷
念
。

大
大
小
小
的
幾
張
圖
片
，
這
幾
天

來
縈
繞
腦
際
。
客
廳
上
的
血
紅
色
，

天
鵝
絨
梳
化
，
意
大
利
水
晶
燈
和
餐

桌
，
還
有
林
黛
的
照
片
和
油
畫
像
，

曾
陪
伴
㠥
一
個
頂
尖
兒
明
星
的
愛
與

生
活
。
當
年
林
黛
的
照
片
在
香
港
鋪

天
蓋
地
，
我
們
童
年
記
憶
的
一
角
便

是
她
自
信
的
微
笑
，
炯
炯
有
神
的
眼

睛
和
雍
容
不
扣
的
裝
扮
。
因
而
她
真

實
家
居
的
大
廳
跟
我
們
對
她
的
想
像

即
時
配
套
，
她
也
像
在
熒
幕
上
活
靈

活
現
。
我
們
想
像
她
坐
在
客
廳
的
餐

㟜
上
吃
點
心
，
走
出
露
台
，
拿
㠥
一

隻
印
上
了
﹁
龍
林
黛
﹂
刻
字
的
玻
璃

杯
嚐
㠥
一
口
酒
，
看
㠥
遠
處
的
風

景
，
繼
而
走
回
大
廳
，
臥
在
艷
紅
細

滑
的
絨
沙
發
上
歇
息
或
說
㠥
話⋯

⋯

令
人
有
點
訝
異
的
是
那
海
水
深
藍

色
的
臥
室
，
如
此
的
紅
藍
組
合
，
對

六
十
年
代
的
香
港
低
下
層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我
們
那
時
也
學
習
用
紅
花
紙

貼
在
牆
上
，
只
為
了
掩
飾
那
甩
陋
的

牆
漆
︶，
可
見
她
的
見
識
品
味
與
豁
開

去
的
性
情
。
臥
室
仍
設
置
㠥
白
色
意

大
利
梳
妝
台
。
馮
寶
寶
展
示
了
內
裡

仍
保
存
㠥
的
林
黛
的
華
貴
化
妝
品
，

粉
盒
內
的
內
容
早
已
粉
碎
了
吧
，
還

有
變
易
了
的
唇
膏
的
顏
色⋯

⋯

。
但

抹
不
掉
的
是
那
份
突
然
作
出
的
決

裂
；
在
那
個
夜
裡
，
一
時
的
忿
懣
，

帶
來
了
眾
生
的
遺
憾
。

如
果
這
房
子
繼
續
有
她
，
絕
色
佳

人
和
她
靈
巧
的
身
軀
，
那
些
紅
與
藍

不
會
轉
黯
，
牆
紙
不
會
破
落
。
因
為

一
切
都
會
被
修
補
，
而
絕
代
的
芳
華

也
會
繼
續
提
升
㠥
我
們
的
品
味
。

禿
頭
與
抑
鬱
症

人
肉
罐
頭

黃仲鳴

琴台客聚

通
俗
作
家
考
證
難

杜亦有道

阿　杜

野外茶館

洪　放

醫情識趣

李永堅

活㠥有什麼意思？

以
前
的
字
典
裡
，
查
力
字

部
的
第
一
個
字
是
﹁
功
﹂，
如

今
查
字
典
，
功
字
前
面
還
有

兩
個
字
。
有
什
麼
比
力
字
加
個
工
更
少
筆
劃
的
，
原
來
是

簡
體
字
的
﹁
辦
﹂
和
﹁
勸
﹂，
可
見
字
典
也
隨
時
代
而
改
變

了
。這

有
點
像
功
這
個
字
一
樣
，
隨
㠥
時
代
而
有
所
演
變
。

比
如
﹁
功
人
﹂
這
個
詞
，
︽
史
記
︾
說
，
漢
高
祖
平
定
天

下
之
後
，
論
功
行
賞
，
蕭
何
排
第
一
，
一
眾
大
臣
都
不

服
，
認
為
蕭
何
沒
有
戰
功
，
為
什
麼
排
第
一
？
漢
高
祖

說
：
﹁
大
獵
，
追
殺
獸
兔
者
狗
也
，
而
發
蹤
指
示
獸
處
者

人
也
。
今
諸
君
徒
能
得
走
獸
耳
，
功
狗
也
。
至
如
蕭
何
，

發
蹤
指
示
，
功
人
也
。
﹂

這
是
漢
朝
的
用
法
，
到
了
明
清
，
﹁
功
人
﹂
意
指
的
，

卻
是
工
人
。
這
在
現
代
企
業
精
神
裡
，
更
可
以
看
到
這
兩

種
用
法
的
不
同
，
特
別
是
現
在
時
近
年
終
，
又
到
了
老
闆

打
賞
員
工
的
時
候
了
，
這
種
不
同
更
是
清
晰
可
見
。

所
謂
打
賞
，
當
然
是
論
功
行
賞
了
。
有
功
的
人
，
自
然

打
賞
得
比
別
人
多
。
這
些
，
就
是
﹁
功
人
﹂，
而
年
年
做
得

跟
狗
一
樣
辛
勞
的
工
人
，
就
名
副
其
實
的
是
﹁
工
人
﹂。
所

以
，
工
和
功
是
不
同
的
，
簡
體
字
也
不
能
把
功
簡
寫
為

工
，
不
然
到
了
年
終
獎
金
發
放
時
，
就
出
問
題
了
。

工
勞
和
功
勞
，
在
計
算
上
差
別
可
大
了
。

可
是
，
﹁
功

夫
茶
﹂
卻
可
以
寫
成
﹁
工
夫
茶
﹂，
因
為
如
果
你
不
做
那
些

什
麼
﹁
關
公
巡
城
﹂、
﹁
韓
信
點
兵
﹂
的
工
作
，
就
不
能
算

是
閩
粵
一
帶
的
茶
藝
。

功
，
在
古
代
也
通
公
，
但
公
佈
和
功
布
卻
不
是
那
麼
一

回
事
。
功
布
是
古
代
喪
禮
中
用
來
迎
神
的
布
。
而
公
佈
，

卻
是
把
你
工
作
偷
懶
的
記
錄
公
佈
給
員
工
知
道
，
這
麼
一

來
，
你
的
年
終
獎
金
就
泡
湯
了
，
你
就
只
能
是
這
一
年
的

﹁
工
人
﹂。

隨想國

興　國

功

陳曉鳳

百家廊

紅與藍

文潔華

翠袖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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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料圖片

韓倚松的大著，仍將「夏
伯」當高雄。

照片由作者提供

對多數北京市民來說，過年與吃飯之間早沒了魅力無窮的紐帶，「怎麼吃」已經比「吃什麼」更重要。
上個世紀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有小時候年根兒下為買幾條帶魚、幾塊豆腐乾被父母遣去排幾小

時隊的經歷。物質貧乏的時代，「吃」是過年的主旋律。記得小時過年前半個月，父母就會一點點地
積攢年貨，今天買幾斤肉明天買一隻雞，春節前再拿㠥副食品去雜貨店買節日才配給的半斤花生，往
往是炒糊的。螞蟻搬家式地置年貨，年前家裡陽台上就會囤夠了能吃十幾天的雞鴨魚肉。那時雖沒冰
箱但北京冬天非常寒冷，完全能在戶外完好保存年貨達一月之久。平日伙食缺少油水，過年吃肉就格
外香。辦年貨是家家一件大事，吃年飯更是非常隆重。老人跟孩子一樣盼望過年，為的是能開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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